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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雕细刻”：
邓小平大智慧中的小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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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

平为人熟知的风采集中体现在他的大魄

力、大胆识、大智慧上，所谓“治大国如

烹小鲜”。但其实，大凡高明的领导者，

都不仅拥有超群的胆略和决策能力，也同

样要善于全面、周密、细致地做具体

工作。

邓小平除了具备“举重若轻”的恢宏

气度外，也拥有“举轻若重”的细致功

夫。“精雕细刻”，就是邓小平成功处理具

体问题的态度和方法。数十年“精雕细

刻”地处理具体问题、打磨细节的丰富经

验，也是成就邓小平治国理政“大智慧”

的一个重要方面。

1961年 10 月 23 日，邓小平在接见共

青团中央工作会议与会代表时说过一句

话：“过去冀鲁豫的工作比太行热闹得

多，太行的工作不够热闹，但是精雕细

刻。当然，那个时候太行的工作再加点热

闹就好了，但是归根到底它是细致的工

作，精雕细刻的工作，很深入的工作，结

果得益处大，兵就不跑。”他还说过：“我

们的事业总是要求精雕细刻，没有一样事

情不是一点一滴的成绩积累起来的。”

在邓小平眼里，“精雕细刻”就是工

作要“深入”“细致”“一点一滴”地积

累。这种工作作风，是革命成功的关键

之一。

以“新兵动员”为例，来看抗战时期

邓小平等人在太行是如何“精雕细刻”地

做宣传鼓动工作的。动员群众当兵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他们首先是进行充分的宣

传鼓动，以激发群众的热情。具体办法是

召集军人家属开会，或者举行军民联欢晚

会，“有可能时甚至举行会餐”。在轻松和

谐的氛围中，他们不仅向群众进行革命宣

传，还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这样就拉近了人民军队和群众的感情距

离，从而也改变了他们“惧怕军队的心理

和‘好子不当兵’的观念”。这些都使招

募新兵变得更为顺利。

新兵招到了，也不是万事大吉了。新

战士昨天还是一个老百姓，有浓厚的家庭

观念，不习惯部队生活，不懂得军事技

术。为使他们迅速成长为坚强的战士，除

了立即加强抗日教育外，还必须进行许多

切实而艰苦的工作。比如：接收新兵、开

赴前线等环节，都要组织群众举行隆重的

慰劳、欢迎欢送仪式；了解战士的情况，

观察他们的情绪，解答疑问、解决困难；

教育老兵不仅不能欺负新兵，还要帮助他

们；伙食和衣物供给等细节也不能马虎。

在一份总结征兵经验的报告里，邓小平特

别谈到，还要“提倡战士写信回家，告诉

自己在部队的愉快生活，宣传家属抗日救

国。允许战士家属到营地看望，并给家属

以很好的安慰和招待”。总之，要尽量减

少新战士的困难和痛苦，使他们感到精神

愉快。邓小平认为这些都是“巩固部队的

重要因素”。

这些举措看起来十分不起眼，甚至有

点琐碎，然而正是这些“一点一滴”、细

致入微的细节，成为邓小平做群众工作时

格外重视的环节之一。“热热闹闹”也必

须有，如轰轰烈烈的宣传鼓动、欢迎场

面，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那些对新兵

物质上热心的帮助，精神上细致的指导解

释、亲切的关怀，包括对家属的嘘寒问

暖。采取这种与旧军队抓壮丁截然不同的

招兵方式，招到的兵自然就不会跑了。

像这样“精雕细刻”的工作例子，在

邓小平的经历中还有很多。他本人还回忆

和总结过这样的事：“我们禁鸦片烟运

动、土改运动，那样大的规模，都不登

报，搞得那么细致，搞得那么好，都是在

深入细致的工作基础上搞好的。”总之，

“一切工作的成绩，都是由一点一滴的细

致工作积累起来的”。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以后，国家政

治生活需要邓小平作更多的宏观思考和决

策，不可能再在一些具体事项的细节上花

太多时间，但我们从一些事例中，仍然不

难看出他善于见微知著、大气中显精细的

特点。比如，他提出修建职工住宅时要安

装好水管、煤气管道，还要考虑职工的洗

澡问题，以提高职工生活的舒适度；他对

“桂林一个小化肥厂，就把整个桂林山水

弄脏了，桂林山水的倒影都看不见了”的

状况很痛心，提出要有人抓这件事；他对

搞好黄山旅游提出了不少非常具体的建

议，包括“搞些好的竹编工艺品”，“搞一

套黄山风景明信片”；还建议祁门红茶要

弄成一二两一包的来出售，“包装搞漂亮

些”，游客好带回家作纪念；等等。

据一些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过的

人回忆，邓小平善于在作出大的决定后

“大胆放手”，“不作具体干预”，“不多讲

具体方法”，让下属充分发挥智慧、施展

才干。按照曾担任过中组部部长的陈野苹

的说法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在重

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得很紧；在具

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手。”

这似乎跟他对“精雕细刻”“深入细致”

地做工作的倡导和要求有点矛盾。其实不

然。邓小平在工作中是把“举轻若重”与

“举重若轻”两种工作风格有机结合起来

的，关键是视情况相机运用。比如，他晚

年常说要“算账”，他的一些重大决策，

往往要把一笔又一笔大大小小的“账”精

心算好以后才作出。

可以这样说，邓小平一生所取得的成

就既得益于他那“举重若轻”的战略思

考，也得益于他那“举轻若重”的“精雕

细刻”“深入细致”的唯实作风。

（摘自 2011年第 6期 《党的文献》）

我的父亲滕代远 1924 年参加革

命，从投身蓬勃兴起的湖南农民运动

到与彭德怀等组织领导著名的平江起

义，从率领部队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到参加瑞金苏维埃土地革命，从延

安王家坪中央军委的日夜操劳到太行

山辗转迂回与敌人战斗，从新中国成

立伊始奠定和发展人民铁道事业到参

与 10年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他

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地

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父亲离开

我们40多年了。每当我看到他老人家

的照片，与家人谈起关于他的点滴往

事，一种无限缅怀他老人家的心情便

叩击着我的心扉，久久难以平静。

1968 年春，我在北京灯市口中学

上学，因为视力不合格，参军没有被

选上。我与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后，

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报名去内蒙

古牧区插队当知青放羊。不久，学校

发来登记表，我填完后请父亲审阅，

他戴上眼镜拿起毛笔，在家长意见栏

内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八

个字。

我用平时积攒下的零花钱买了许

多信封和邮票，事先用胶水将邮票粘

到信封上。父亲问我做什么，我不好

意思地说：“头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

条件又艰苦，要是想家了写信时方便

些。”父亲听后爽朗地笑了，用手指着

我的鼻子，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到了

边疆，要团结当地人民群众，多向少

数民族同志学习，不要老想家啊。”

向内蒙古大草原进发的日子终于

到了。父亲、母亲，还有哥哥们，都

去永定门火车站为我送行。我站在父

亲面前，再次向他表示决心。我是他

最小的儿子，又是第一次离开他到遥

远的边疆，父亲很不放心。我看得

出，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让

眼泪流出。车厢内外到处是一片压抑

的哭声，连火车开动的铃声都听不到

了……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的

日子里，父母亲经常来信，勉励我在

草原上扎根，好好经受锻炼。父亲在

信中教育我：“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

片，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

要在艰苦朴素上成为标兵。”

1970 年，我来到人民军队这所大

学校，成为一名光荣的铁道兵。1973

年 6 月，因北京修建地下铁道，我所

在的部队整编后，将我从湖北郧阳调

回北京。部队首长知道父亲身体不

好，身边没有一个孩子，我又是最小

的儿子，特意给我几天假回家看看。

那天回到家，父亲见到我特别高兴，

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我望着父亲清

瘦的面庞，心情难以平静。他老人家

的头发白了，精神也不像以前那样好

了。父亲问我什么时候去新单位报

到，我说：“部队首长给了几天假，在

家休息两天就去报到。”父亲不同意，

他说：“可不能伸手向组织要照顾，也

不要休什么假，一天也不要，半天都

不要！你要听我的话。”我按照他的要

求第二天就去新单位报到了。

一天星期六，部队集中进行学

习，我正在班里和战友们一起学习

时，通信员叫我去连部一下。一进连

部，只见父亲的警卫秘书杨新国和部

队指导员谈话。我感到很惊奇，忙问

什么事情。杨秘书笑着说：“首长想你

了，来工地看看你。”“在哪儿呢？”我

问。“就在外面车子里。”杨秘书说。

我向指导员请了假，回到宿舍换了军

装，急忙赶到院子外边，老远就看见

父亲坐的红旗牌轿车停在院墙外，司

机和警卫员站在车外。我钻进轿车见

到 父 亲 ， 忙 说 ：“ 爸 爸 ， 您 怎 么 来

啦？”父亲也很激动地说：“你妈妈又

出差啦！我想你啊。”“走吧，我和您

回家。”父亲说：“向连队请假了吗？”

我说：“放心吧，我请假了。”坐在车

上，我心里很难受。父亲已经 69 岁

了，身边除了母亲，就是工作人员。

母亲在铁路局工作很忙，经常到下属

单位出差。父亲一定感到很寂寞，才

作出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回到家，

他详细地询问我现在的学习和工作情

况，部队的教育和施工情况，干部战

士的思想情况。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向

他全部道出，父亲听了感到很满意。

第二天早饭后，他郑重地对我说：“你

回去吧，好好工作。”我虽然感到不理

解，也不情愿，但这毕竟是父亲的

话，必须照办。

对于我犯的错误，父亲并非每次

都能原谅，有时他发起脾气来还真让

我紧张半天。记得是在 1973 年 9 月，

中共十大刚刚结束，父亲再次当选为

中央委员。我在离北京市区约30公里

远的昌平参加铁道兵教导队集训。因

为训练紧张，考核课目比较多，我已

经很久没有回家了。一个星期六的下

午，我请了假，坐了两个小时的公共

汽车回到城里，见到父亲总觉得有说

不完的话，一晃就到了星期日下午。

按照规定，我必须在周日晚饭点名前

归队，否则就违反了军纪。万般无奈

之下，我向卜站稳秘书求助，想用父

亲的汽车送我一趟。工作人员知道我

的难处，决定请司机李开志送我归

队。为了不让父亲知道，汽车停在了

大门外面。

这是我头一次因私事使用父亲的

专车，没想到还是让父亲知道了，他

严厉地批评了身边的工作人员。不

久，我再次回家时，父亲把我单独叫

到一边，口气相当严厉：“你胆子真不

小，竟敢坐我的车！”他还说：“干部

子弟不允许有优越感，你把我的话全

忘了吗？”望着父亲严肃的面孔，我紧

张得手心直出冷汗，恨不得地上有条

缝，马上钻进去躲一下才好。我知道

自己错了，赶忙向他承认了错误。“你

给我听清楚，以后不许坐我的车！”父

亲 以 这 句 话 结 束 了 批 评 。 我 回 答

“是”，然后灰溜溜地退了出去。不仅

对我如此，几个哥哥从部队探亲回

家，从来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车回家。

有时东西带多了，也是我骑自行车去

车站接他们，从未因私事用过父亲的

汽车。

父亲不仅对我要求严格，自己也

是以身作则。他衣着简朴，除了为出

国访问而置办的几套像样的衣服外，

上班就穿铁路制服，平时在家穿粗布

衣服。衬衣、睡衣破了，不愿买新

的，让母亲补一下再穿。他平时的伙

食很简单，炒胡萝卜丝和辣子豆腐是

他的最爱。他喜欢吃粗粮，每天一个

小窝头。父亲不抽烟，也很少喝酒，

他要求我们不吸烟，家里几个孩子都

是男孩，至今没有一个吸烟的。我们

家新中国成立后住在东城区煤渣胡同

的一个院子里，旁边紧挨着一家汽车

修理厂，时常听到工厂的噪声。这所

房屋破旧了，有关部门多次提出维

修，他始终不同意，一直住到病逝。

父亲身患重病后，购买的进补药品都

是自己出钱，从不让公家报销。而今

我深深感到，这不仅仅是家教严，更

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他的言

传身教，对我们全家起了很大作用，

几位哥嫂都继承了艰苦朴素、勤俭持

家的好作风。

1974 年 11月中旬，父亲患肺炎病

重住进了位于东单的北京医院。尽管

从各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治疗，但病情

一直不见好转，父亲以顽强的意志与

疾病抗争。当时，几个哥哥都不在身

边，唯独我一个人从湖北调回北京一

年多时间。我们部队承担着北京地下

铁道施工的繁重任务，我平时也很少

回家看他。我意识到父亲身边不能没

有亲人的照顾，于是向部队首长请了

假，急急忙忙赶到北京医院。

我推开病房的门，见到父亲坐在

沙发上。我上前一步，立正向他敬了

一个军礼，他略显惊奇地望着我，头

在慢慢地摇动。我端详着他憔悴的面

容，脸色略显苍白，眼睛都不能完全

睁开了，说话吐字不清晰，语言表达

也很困难。见到父亲被疾病折磨成这

个样子，我傻呆呆地站在那里，眼泪

不禁夺眶而出。

在医院治疗期间，父亲经常让我

陪他在走廊里散步。他一只手拄着拐

杖，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

看着 70 岁的老父亲心力交瘁的样子，

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难受。可他自己

全然不顾，经常听广播、看电视，文

件一送来就立刻让我读给他听。他以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觉悟，时刻关注着

党和国家发生的事情。只要有空，父

亲就叫我去帮助医护人员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工作。我经常去帮助医护人员

做事，例如从电梯里装卸氧气瓶，刷

洗厕所和浴盆，擦地板，收拾被褥，

帮助护士粘药袋、搓棉签，还有煎中

药、打开水、退送餐具等。看到有事

要做，父亲只要用手中的拐杖一指，

我就马上过去帮忙。后来慢慢习惯

了，不用他的拐杖指，我也能主动找

活干。父亲看到后，自然十分高兴。

11月 30日，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日子。那天下午，父亲与前来看望他

的一位老同志宋一平兴奋地谈了两个

多小时，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

字，有人名，还有地名，我在旁边听

着也入了神。

晚上下班后，母亲来医院看望父

亲。父亲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大概还

在讲着下午的事情，可惜的是，我们

却无法听懂他的意思。

后来，他拿起铅笔在纸上反复写

着什么，究竟是什么字，我们也看不

懂。母亲劝他不要着急，慢慢写。突

然啪的一声，铅笔尖折断了，我急忙

换上另一支铅笔，重新翻过一张纸，

请他把字写大一些。父亲好像听懂了

我的意思，不再着急了。铅笔下显出

的字让我们看清楚了一些，原来是

“服务”两个字。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正是父亲对

我们的一贯要求和希望啊！我用双手

捧起这张纸，虽然很轻，但上面的

“服务”二字重如千钧。父亲是在嘱咐

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凝视

着这两个字，向父亲认真地点点头，

轻声对他说：“我们会这样做的，你放

心吧！”父亲也点点头，嘴里含糊不清

地说着什么，抬起头用眼睛看着我。

老人家的眼眶湿润了，我的目光又一

次被泪水挡住了。

12月 1日 9时 15分，父亲的心脏停

止了跳动，终年70岁。父亲就这样永

远离开了我们，走得这样坦然又这样

匆忙。

（摘自2014年第10期《党史博览》）

很多人都知道，朱德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

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 的 重 要 成 员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朱德在党、国家、军队重

要岗位上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重要决策，为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各项建设

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是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朱德是新

中国第一任中央纪委书记，为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做了大量奠

基性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

把进京执政比作“赶考”，告

诫 全 党 要 防 止 “ 糖 衣 炮 弹 ”，

要 求 全 党 牢 记 “ 两 个 务 必 ”。

随着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中

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

的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更加

艰 巨 。 为 了 加 强 党 的 自 身 建

设，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

和各项具体政策，密切联系群

众，克服官僚主义，1949 年 11

月 ， 党 中 央 决 定 成 立 中 央 纪

委，由德高望重的朱德出任书

记。他强调执政后纪律检查工

作的基本任务是保护生产、巩

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同

群众的联系、保证党的集中统

一，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适应

长期执政的要求指明了方向。

为了把工作做好，朱德要

求每个担任纪律检查工作的同

志，要认识这个工作的重要，

自己要正派，要奉公守法、以

身 作 则 ， 使 自 己 成 为 遵 守 纪

律、服从组织、团结群众的模

范 。“ 如 果 你 自 己 做 不 到 这

些，人家就不大信服你，你就

很不容易去进行工作。既然党

和人民要我们做这个工作，我

们就不能推诿卸责，否则我们

自己也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

错误。”

朱德担任中央纪委书记前

后共 5年 7个月时间，为加强党

的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

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

了不懈的努力。朱德在毕生奋

斗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品德和精

神风范，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

神财富。正如康克清所说:“对

先行者的最好怀念，当然不是

眼泪和誓言，而是怎样脚踏实

地把他们的事业推向前进，把

他们的理想变为现实。”

（摘自 2017 年第 1 期 《党

史文苑》，原标题为 《朱德：

新 中 国 第 一 任 中 央 纪 委 书

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宋任

穷兼任云南军区政委。云南起

义的部队先称暂编十二军、十

三军。通过民主运动，他们要

求 正 式 编 入 人 民 解 放 军 。 军

区 决 定 将 他 们 与 人 民 解 放 军

十 二 军 、 十 三 军 合 编 ， 即 四

个 军 合 编 为 两 个 军 。 开 会 那

天，全体官兵在志丹体育场集

合 。 场 中 悬 挂 着 巨 幅 标 语 ：

“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暂 编 十 二 、

十三军改编大会”。首先登上

主 席 台 的 宋 任 穷 一 看 觉 得 不

妥，立即要布置会场的同志把

“ 改 编 ” 改 成 “ 合 编 ”。 这 天

晚上开晚会，他看到“部队合

编欢迎晚会”的大横幅又说不

妥，马上又叫工作人员将“欢

迎”二字改成“联欢”。

事后，有人问宋任穷：“改

编 ” 跟 “ 合 编 ”、“ 欢 迎 ” 跟

“联欢”意思都差不多，您为什

么非要改写不可呢？宋任穷很

严肃地说：“共产党人说话、做

事、写文章，都要认真贯彻党

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是执

政党，居领导地位，尤其要注

重统战政策，团结党外人士。

你们想想吧，‘改编’和‘欢

迎’，这都表明我们是主动者，

起义部队是被动者。事实上，

云南起义部队主动起义，在昆

明保卫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是顺历史潮流之举，这能分出

个主客吗？把‘改编’和‘欢

迎’改成‘合编’跟‘联欢’

就 彼 此 一 样 ， 没 有 主 客 之 分

了，这样合乎事实，才使起义

部队心欢、眼悦，有利于团结

战斗。”

宋任穷的两改横幅，留下

了一则令人深思、获益无穷的

统战佳话。

（摘自1995年第8期《秘书

之友》）

宋 任 穷 两 改 横 幅


